
中东和中亚 :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比

这里的历史更复杂
,

现实更纷乱

让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吧
。

将在我们眼

前展开的这幅历史长卷
,

主要发生于伊斯

兰的世界
。

这个世界如此如此辽阔
,

从非

洲的摩洛哥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
,

从尼罗

河到印度河
,

从地中海到波斯湾
,

伊斯兰

的新月都是苍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弯
。

这

个世界的核心
,

就位于中东和中亚
。

阿拉

伯半岛诸国 (包括沙特阿拉伯
、

也门
、

阿

曼
、

阿联酋
、

科威特
、

巴林
、

卡塔尔 )
、

巴勒

斯坦
、

叙利亚
、

以色列
、

约旦
、

黎巴嫩
、

伊拉

克
、

土耳其
、

埃及等国家和地区构成中东

部分
,

伊朗
、

阿富汗
、

巴基斯坦和前苏联的

六个加盟共和国(哈萨克斯坦
、

土库曼斯

坦
、

吉尔吉斯斯坦
、

塔吉克斯坦
、

乌兹别克

斯坦
、

阿塞拜疆 )等构成中亚部分
。

本文所

涉及的伊斯兰世界
,

主要指的就是这两个

区域
。

恐怕地球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块地

方
,

会比这个世界的历史更离奇复杂 ; 也

找不出第二块地方
,

会比这个世界的现实

更纷繁混乱
。

伊斯兰世界的地理位置非常微妙
、

事

实上
.

它称得上是古代世界联系亚洲
、

欧

洲和非洲三大洲的大动脉
。

沿着这条大动

脉
,

东
、

西方鲜活的文化得以碰撞和交流
,

使人类的文明一次次进发出新的活力 ; 可

也是藉着这条大动脉
,

蛮族的铁骑如咫风

般席卷而过
,

文明的果实转眼残破
。

中世

纪穆斯林的征服
,

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
,

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

纽
:

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

陆路
,

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
。

其

中渡过阿拉伯海
,

通往印度西南沿海的贸

易尤为繁荣
。

今日伊拉克所在的两河流域
,

曾闪现



豁

了人类文明的最早曙光
,

巴 比伦法典曾

使这里最早进入了法制社会

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东南隅的肥

沃的新月地带
,

正是文明最初上演的地

方
。

两条大河
—

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

斯河
,

如此紧密地靠在一起
,

孕育了伟大

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
,

美索不达米亚的

含义即为
“

两河平原
” 。

智慧典雅的希腊

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矗立起一座永恒的

丰碑
,

而希腊文明却明显受过埃及文明

的滋养 ;不过
,

学者们的研究表明
,

埃及

亦并非起点
,

埃及文明也有其滋养的源

头
,

那就是美索不达米亚
。

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

是苏美尔人
,

他们在两河平原的南部开

掘沟渠
,

建立起精密如蛛网的灌溉网
,

一

点一滴
,

春风化雨般地培植着文明的幼

苗
。

到公元前 300 0 年时
,

苏美尔地区 已

出现 12 个独立的城邦
。

苏美尔人发明了

人类最古老的文字
—

契形文字
,

对其

的研究表明
,

早在公元前 4 500 年前
,

两

河下游就已有令人瞩 目的古文明
。

他们

对天文学的贡献也功不可没
,

在我们今

天的钟表上
,

这种十二双时
、

六十分
、

六

十秒的时间划分
,

就直接源于苏美尔人
。

又历经了千年风雨
,

公元前 2 0 00 年

之后
,

一个王国崛起于美索不达米亚
,

并

在历史上刻下了它永恒的名字
—

巴比

伦
。

王国著名的统治者汉穆拉比
,

给我们

留下一部早期人类历史上最完备的法

典
,

这部 300 条左右的法典是为了
“

让正

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
,

消灭一切罪人和

恶人
,

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
” 。

然而令人

不安的是
,

这片最早进人法制文明的土

地
,

4000 年后却依然无法获得清静和安

定
:

令后世人念念不忘的
,

还有巴比伦的

空中花园
,

据说那是一座搭建在柱群顶

端的高低错落的园圃
,

配以精巧的灌溉

抽水系统
,

仿佛一项玲珑剔透的绝美花

冠
。

当巴比伦王漫步其间的时候
,

一定会

觉得身处天庭众神的园圃吧 ?

从公元前 20 00 年起
,

两河文明显赫

了足足 150 0 年
,

大约与古埃 及历史平

行 当那 1500 年的光辉渐渐黯淡
.

希腊
、

中国
、

印度正好进人一个早期文明的爆

发期
,

老子
、

孔子
、

释迎牟尼
、

埃斯库罗斯

⋯⋯这些伟大的名字差不多同时点亮了

文明的星空
。

可是谁又会忘记
,

是那两条

中东的大河
,

曾浸润了大半个世界的文

明呢 ?

诸文明的生活方式
,

深受地理环境

的影响
。

就美索不达米亚来说
,

地理位置

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
—

它比其它任

何文明中心都更易受侵略
,

事实上
,

该地

区的历史也就是来自北面草原的印欧人

与来 自南 面阿拉伯半岛沙漠的闪米特

人
,

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而展开

的长达数千年斗争的历史
。

谁会想到
,

在黄沙漫漫
,

只有骆驼
、

枣椰
、

沙子的阿拉伯半岛会诞生一个伟

大人物穆罕默德
,

从此
,

世界的一切都改

变了

阿拉伯半岛
,

像一个厚厚的契子一

样
,

插在两大文化发源地
—

埃及和巴

比伦之间
。

这个半岛是全世界最干燥
、

最

炎热的地方之一
,

虽然东临波斯湾
,

西濒

红海
,

然而那两个海是如此狭窄
,

海水所

蒸发出的水蒸气
,

不足以打破连接亚非

两洲的
、

无雨的大陆性气候
。

每年春夏
,

黄沙漠漠的半岛都要卷起
“

萨蒙风
”

—
一种干热窒息的旋风

,

与撒哈拉沙漠相

呼应 这样一个地方
,

甚至可以用
“

严厉
”

来形容
:

气候恶劣
,

土壤含盐
,

没有一条

常年流人海中的河流
,

只有枣椰和多刺

植物在暗示着生命
。

阿拉伯人的祖先
—

贝都因人就世

代游荡在这片严酷而单调的沙漠上
。

他

们住在用羊毛或驼毛织成的帐篷里
,

在

同一古老的牧地上放牧绵羊和山羊
。

同

他们一样沉默和坚忍的骆驼
,

是他们最

忠实的朋友
,

是他们的衣食父母
。

新娘的

财礼
,

凶手的赎金
,

赌徒的赌注
,

酋长的

财富
,

都是以骆驼为计算单位的
。

贝都因

人
、

骆驼
、

枣椰和沙子
,

构成沙漠里永恒

的四大主角
。

当然
,

还有马
。

与骆驼不同
,

马是一种奢侈的动物
,

有马的人
,

就是有

财富的人
。

在阿拉伯半岛上
,

除了禁欲者

的生活方式
,

劫掠也是游牧人的习俗
,

那

是显示男子汉气概的事业之一
,

而马则

提供了劫掠所必须的快速行动能力
。

因

为物质的极大僵乏
,

在沙漠地方
,

好战心

理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状态
。

在阿拉伯半岛的西部
,

有一座叫麦

加的城
,

城中居民信奉的神中
,

有一个叫

“

安拉
” 。

他们认为安拉是造物主
,

是最高

的养育者
,

是最危急时可以呼唤的唯一神

灵
。

公元 571 年
,

一个孩子在这里诞生了
,

在 《古兰经》里他的名字是
“

穆罕默德
”

—
意为

“

声望很高的人
” 。

4 0 岁时(公元

6 10 年 )
,

在麦加的一座小山上
,

冥思苦想

的他听到了来自神的声音
: “

你当奉你的

造物主的名义而宣读
, · ·

⋯
”

穆罕默德如梦

初醒
,

但这从天而降的
“

安拉的启示
” ,

却

铭刻在了他心里
。

在此后的 23 年里
,

他不

断接受到这样的启示
。

终于
,

藉着这个麦

加居民的口
,

阿拉伯语里最伟大的哉言诞

生了
: “

世间无主
,

只有真主
” 。

伴随这 口号

诞生的
,

是一个晚熟却将成长为世界三大

宗教之一的新教
—

伊斯兰教
。

“

世间无主
,

只有真主
:

穆罕默德主之

使者
。 ”

这个带电的
、

引发海啸般共鸣的口

号
,

将阿拉伯沙漠里一个个孤立的部落驱

赶到一起
,

向着沙漠外的那个伟大又新奇

的世界进发了
。

本来默默无闻的荒岛
,

忽然像着了魔

一般
,

变成了英雄的摇篮
,

从这里出发的

队伍
,

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历程

公元 7 世纪
,

两大强国雄踞中东拜占

廷帝国和萨珊王朝统治的波斯帝国
。

前者

以君士坦丁堡为都
,

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地

区 ;后者定都泰西封
,

统治着两河流域和

伊朗高原
。

603 年至 6 29 年
,

拜占廷和波

斯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
,

结果元气大

伤
。

当阿拉伯沙漠的血腥风暴席卷而来
,

历史就朝一个不可抗拒的方向迈进了
。

阿拉伯半岛本是那样一个默默无闻

的不毛之地
,

但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(6 32

年 )后不久
,

这个荒岛好像着了魔一样
,

变

成了英雄的苗圃
。

骑着马和骆驼的阿拉伯

人向半岛外出征了
,

他们为新的热情所鼓

舞
,

为征服的意志所贯注
,

又因新教义的

教诲而绝对蔑视死亡
。

最初
,

吸引许许多

多贝都因部落离开荒凉的家乡
,

到北方肥

沃地方去争战的
,

除了宗教的狂热
,

还有

新月地区文明国的舒适和奢侈
。

与其说为

了攻城掠地
,

不如说好战的部落们对战利

品充满着热望
。

然而当战士们从一个胜利

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
,

这个运动就势不

可扼地发展成为塑造历史的洪流
。

6 34

年
,

欧麦尔成为哈里发
—

穆罕默德的继

任者
。

在他的领导下
,

有计划的大规模战

馨馨戮之
。0 2 年第 2 期‘总第 , 9 , 期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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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开始了
:

6 36 年 8 月 2 0 日
、

阿拉伯人与

二倍于他们的拜占廷大军
,

遭遇于约旦

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
:

那天
.

从阿拉伯半

岛吹来了酷热的沙暴
,

游牧人乘机发动

了可怕的猛攻
,

虽然有神父们的祈祷
,

拜

占廷人还是被打得落花流水
。

拜占廷的

皇帝西拉克略仓惶逃往君士坦丁堡
,

将

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
。

叙利亚的首

府大马士革这座传说中世界上最古老的

城市
,

不久就变成了伊斯兰帝国的首都
。

欧麦尔随之紧接着转向了波斯人
。

63 7 年
,

一支强大的萨珊王朝的军队
.

在

一个狂风大作的 日子里被彻底击溃
。

底

格里斯河以西所有肥沃的低地
,

完全暴

露在人侵者的眼前
。

波斯皇帝甚至没有

和敌人交锋
.

就狼狈不堪地舍弃了首都

泰西封而逃窜
,

却在半路上被人谋财害

命
。

持续了 120 0 多年的波斯帝国
,

就这

样悲惨地结束了
。

与此同时
,

穆斯林的波涛也在向西

方泛滥
。

639 年
,

大将阿慕尔兵临埃及首

府和第一大港亚历山大
。

大约一年后
,

阿

慕尔派人到麦地那去给欧麦尔报捷说
:

“

我已经夺取 了一座城市
,

我不必加以描

绘
,

我这样说就够了
:

城里有四千座别

墅
,

四千个澡堂
,

四万个纳人丁税的犹太

人
,

四百个皇家娱乐场所
。 ”

哈里发用面

饼和椰枣款待了信使
,

并在先知的清真

寺里举行了隆重的感恩仪式
。

真主最伟

大
。

埃及陷落后
.

阿慕尔继续以破竹之

势沿北非海岸向西挺进
,

在当地柏柏尔

饭依者的支持下
,

将先知的旗帜迅速带

进了摩洛哥
,

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
,

进

入西班牙
。

7 17 年
,

整个西班牙被征服
,

这

个欧洲中世纪最美丽
、

最辽阔的半岛
,

变

成了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
。

对东方的征服同样是成功的
。

7巧

年
,

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

德
,

从此印度边疆各省区
,

就被永远地伊

斯兰化了
。

751 年在中亚的但逻斯
,

穆斯

林战胜了中国军队
,

不过未能再向中国

进军
。

这样
,

但逻斯
、

信德和比利牛斯山
,

就成为胜利的穆斯林军队所能扩张到的

极限
。

8 世纪时
,

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超过了

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
。

它的国境横跨亚
、

非
、

欧三大洲
,

西自比斯开湾
,

东至印度

河和中国边境
,

北自咸海
,

南至尼罗河上

游

相传年轻的穆罕默德曾对进人大马

士革表示怀疑
,

因为他只希望进人天堂

一次
。

现在
,

大马士革已经变成这个庞大

帝国的首都了
。

伍麦叶王朝壮丽的宫殿

屹立其中
,

仿佛一颗璀璨的大珍珠
,

镶嵌

在全城各个花园所连缀 成的翡翠腰带

上
。

宫殿旁的伍麦叶清真寺
,

至今仍是全

世界最宏丽的寺院之一
,

哈里发就在这

里接见他战功赫赫的大将
。

一位历史学家为我们描画了大马士

革的生活画卷
: “

当年的大马士革
,

与现

在并无太大的区别
。

大马士革人挤满了

有天棚的狭窄街道
,

他们穿着灯笼裤和

红皮鞋
,

戴着大缠头
。

跟他们挤来挤去

的
,

有许多贝都因人
,

他们的面庞被太阳

晒得黑黝黝的
,

穿着宽大的长上 衣
,

戴着

头巾和头带
。

偶尔还会遇见穿着欧洲服

装的伊佛兰机人
,

现在仍然把所有的欧

洲人叫做伊佛兰机人
。

我们还可 以到处

碰到贵族阶级
,

富裕的大马士革人
,

骑在

马上
,

穿着白色的绸斗篷
,

佩着宝剑或手

执长矛
。

有少数过路的妇女
,

都戴着面

纱
,

同时有些妇女
,

在自己的家里
,

从格

子窗的小孔里偷看市场和广场上的人

们
。

叫卖果子汁和糖果的小贩们
,

用最高

的嗓音
,

沿街叫卖
,

好像在跟过路人和运

载各种沙漠产品和农产品的驴群和驼群

的喧嚣
,

互相比赛一般
。

城市的空气
,

充

满了可 以闻到的人世间的各种气味
。 ”

74 0 年
,

为争夺王权
,

阿拉伯帝国发生 了

十年内战
,

结果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麦

叶王朝
,

并于 762 年迁都巴格达
—

这

座反复出现在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城市
。

新都的位置
,

给东方思想的传入大开方

便之门
。

在那个时代
,

波斯头衔
、

波斯酒
、

波斯妻子
、

波斯情妇
、

波斯歌曲和波斯思

想
,

逐渐占了上风
。

不到半个世纪
,

巴格

达就从一个毫不起眼的村落
,

发展成为

一个惊 人的财富中心和国际大都会
,

被

誉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城市
”

9 17 年
,

一

群拜占廷使者来到巴格达
,

哈里发宫殿

里成千上万张金碧辉煌的帐慢和地毯晃

花了他们的眼睛
, “

异树宫
”

里在金树和

银树枝头鸣唱的金制和银制小鸟
,

更是

令他们惊诧不已

在阿拔斯人的统治下
,

伊斯兰文明

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
。

阿拉伯人继承了

两河流域
、

尼罗河流域
、

地中海东岸盛极

一时的古代文明
,

又吸收并同化了希

腊
—

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
。

后来
,

他们

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

洲
.

从而唤醒了西方世界
,

使欧洲走上 了

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
。

给阿拉伯帝国以致命一击的
,

是成

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
。

阿拉伯帝国虽

然衰落了
,

伊斯兰教却征服了征服者
。

连

统治波斯的成吉思汗子孙也把伊斯兰教

定为国教

伊斯兰教的巨大扩张
,

自然使被围

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恐慌
,

他

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

端
。

10 09 年
,

法贴梅王朝的一位哈里发曾

下令拆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
,

而这

座教堂却是成千上万欧洲人顶礼膜拜的

圣地
。

1905 年
,

教皇在法国发表演说
,

鼓

励信徒们
“

走上通往圣墓的道路
,

从邪恶

的种族手中夺取圣墓
,

并使圣墓归自己

所有
。 ” “

上帝所愿
”

的战斗 口号响彻全

国
.

次年春天
,

有 巧 万人响应 了这个号

召
,

会师于君士坦丁堡
。

十字军声势浩大地向东方的伊斯兰

世界进发了
,

这一次东征
,

长达 2 000 多

年
。

东征的结果
、

穆斯林的西班牙和西西

里岛失陷
,

开始了拉丁化
。

在叙利亚
.

十

字军打到哪里
,

哪里就化作荒凉的废墟 ;

在整个中东
,

他们留下了一个穆斯林和

基督教徒互相仇视的传统
,

至今未被遗

忘
。

12 16 年
,

成吉思汗率 6 万蒙古大军
,

骑着神速的快马
,

配备奇异的强弓
,

以雷

霆万钧之势开始了
“

西征
” 。

他们的铁蹄

横扫整个中亚和西亚地区
,

震撼了从中

国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每一个王国
:

伊

斯兰教的文明中心
.

像秋后的田野般被

扫荡干净
,

每一条河流都被染成深红
.

每

一座宫殿都化作了残垣断壁
。

12 53 年
,

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统

率大军
,

决心要毁灭哈里发王朝
。

蒙古骑

兵渡过奥克苏斯河 (阿姆河 )
,

横扫波斯
,

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
。

12 58 年
,

首都巴

格达沦陷
,

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

外
,

该城的 80 万居民被屠杀殆尽
,

满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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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巷的尸首散发出骇人的恶臭 按照成

吉思汗的禁令
,

为了不让皇族的血站污

战刀
,

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

被马活活踩死
。

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

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
,

蒙古人继续向埃

及和北非进击
,

完成了对整个穆斯林世

界的征服
。

但是
,

126 0 年
,

重大的转折发

生了
:

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
,

埃及马

木鲁克军队大败蒙古人
,

挽救了伊斯兰

世界
。

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
,

旭烈

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
,

建立起依儿

汗国
,

意为
“

附属汗
” 。

然而到 1 295 年
,

穆

罕默德的宗教就获得了辉煌 的胜利
,

因

为第七位依儿汗已将伊斯兰教尊为国教

了
。

阿拉伯人的霸业
,

盛极而衰
,

他们的

先知的观念
,

却战胜了在肉体战争中征

服了阿拉伯人的那些 民族
,

包括蒙古人
,

也包括后来的土耳其人
。

1 5 17 年
,

最后一个阿拉伯王朝
,

统治

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鲁克王朝
,

被奥斯

曼土耳其帝国的赛里木推翻了 ; 东方伊

斯兰教的文明中心开罗
,

从此变成了奥

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会
。

在随后的 4 00 年

间
,

阿拉伯世界陷人了一片漆黑
,

曾经无

比灿烂的各个文化名城
,

沉默了
。

18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
,

欧洲国

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
,

处于东

西方直接接触的伊斯兰世界
,

首先其冲

地成为它们的侵略目标
。

19 世纪末
,

伊斯

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帝国

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从 20 世

纪初开始
,

各穆斯林开始了争取民族独

立的艰难斗争
。

两次世界大战之后
,

原来

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四分五裂一
批穆斯林国家纷纷建立起来 伊斯兰的

凤凰鸟
,

又重新翱翔于蓝天
:

然而很快
,

光华黯淡的伊斯兰世界

就又卷人了一个波及全球的巨大漩涡
,

那就是自 70 年代末开始的伊斯兰复兴

运动
。

运动的起因
,

是二战后伊斯兰世界

经历的激烈变化
。

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
.

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

撼
,

无数人感到了失望和幻灭的苦痛
,

渴

望回归一个平静纯洁的伊斯兰世界 对

于穆斯林来说
,

伊斯兰决不仅仅是一种

宗教
,

面是他们的信仰
、

生命和世界 ; 对

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家来说
,

伊斯兰的

含义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政治
、

社会和法

律制度 ; 对于全球来说
,

伊斯兰是有共同

信仰的 40 多个国家和 10 亿人 口
。

伊斯

兰世界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动荡
,

其实是

其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变革的表现
,

新的

力量就在这一过程中默默积蓄
。

耶路撒冷
,

世界上最奇特的城市
。

世

界三大宗教在这遭遇
:
犹太教的所罗门

在此建圣殿 ; 基督教的耶稣在此被钉上

十字架 ; 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在此踩石

升天
。

这个城市的未来
,

是对人类智慧和

品德的考验

有人说
,

在今天
,

世界的麻烦在中

东
,

中东的麻烦在阿以
,

阿以的麻烦在耶

路撒冷
。

世界上很难找到哪座城市
,

受过的

灾难比耶路撒冷更多 耶路撒冷的意思

是
“

和平之城
” ,

然而它却曾在战火中毁

灭过 8 次
。

即使在今天
, “

安宁
”

对它都是

一个太奢侈的字眼儿 ;宗教的悲情
,

民族

的悲情
,

再加 上历史的悲情
,

叫它如何能

不凝重如山 ? 世界上三大宗教
—

伊斯

兰教
、

犹太教和基督教
,

都把耶路撒冷当

作各自的
“

圣地
” ,

这座古老的城因而背

负了太多的信仰
,

浓稠的空气甚至逼迫

着人的呼吸
:

公元前 11 世纪
,

犹太历史上最辉煌

的英雄大卫王统一犹太各部落
,

定都耶

路撒冷 他的同样伟大的儿子所罗门
,

继

承大卫统治希伯来王国
,

开创了犹太民

族的黄金时代 他用了 7 年时间
,

在耶路

撒冷的锡安山顶建造了第一座犹太圣

殿
—

所罗门圣殿 公元前 5 86 年
,

新巴

比伦的尼布甲尼萨二世将耶路撒冷夷为

平地
,

并将圣殿付之一炬 ; 从国王开始数

万人被掳掠
,

成为史书上的
“

巴 比伦之

囚
” 。

公元前 53 9 年
,

波斯大帝居鲁士攻

陷巴比伦
,

让流亡者回归故土
,

重建圣

殿
。

从公元前 1 世纪开始
,

罗马人一次次

攻陷耶路撒冷
,

圣殿再次被毁
,

犹太人开

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流亡 耶路撒冷著名

的
“

哭墙
” ,

犹太人的第一圣地
,

就是所罗

「1圣殿仅剩的一堵残墙 每天
,

都有世界

各地的犹太教徒将额头抵在古老的墙石

上
,

诵经
、

祈祷
、

低声叹息
、

哀哀哭泣
,

倾

诉他们压抑千年的心声

就在哭墙背后的圣殿山顶
,

金顶清

真寺 巨大的金色 圆顶在阳光下大放光

芒
,

辉煌无比 ; 距离它一箭之遥
,

还有一

座银顶清真寺
,

两寺均建于公元 7 世纪

阿拉伯帝国征服耶路撒冷之后
。

《古兰

经》载
,

穆罕默德在 52 岁时的一个夜晚
,

随天使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
,

踩着一块

岩石升上七重天
,

接受了真主的祝福和

启示
。

金顶清真寺内有一块巨石
.

据说就

是先知
“

夜行登霄
”

的所在
,

而耶路撒冷

也因此成为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
、

麦地

那的第三大圣地
。

《圣经》上说
,

公元元年
,

耶稣生于耶

路撒冷城南伯利恒
,

长大后在耶路撒冷

传播福音
,

犹太教徒将其扭送罗马总督
,

被钉死在十字架上
。

公元 3 35 年
,

罗马君

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巡视耶路撒冷
,

在耶

稣受难处建造了圣墓大教堂
,

由此耶路

撒冷亦成为基督教的圣地
。

教堂内有一

方耶稣的停尸石
,

石板上深红色的斑点

据说是耶稣当年的血迹
,

虔诚的基督徒

就跪在旁边祈祷或饮泣
。

通往教堂的长

长曲曲的小路
,

是耶稣临前背负十字架

游街示众走过的路
,

被称为
“

悲哀之路
” 。

希伯来人
、

埃及人
、

叙利亚人
、

罗马

人
、

亚述人
、

巴 比伦人
、

阿拉伯人
、

俄国

人
、

土耳其人
、

英国人
,

都曾经作过耶路

撒冷的主人
。

1947 年
,

联合国大会决定在

耶路撒冷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
,

由联合国管理
。

1948 年
,

以色列国宣告成

立
,

并在其后的 6 次中东战争中侵 占了

阿拉伯的大片领土
,

目前仍占领着约旦

河西岸
、

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
。

千里迢

迢回到祖先故土的以色列人
,

和已在此

居定居千年的阿拉伯人
,

各执一词
,

将
“

和平之城
”

耶路撒冷变成了战乱和纷争

的代名词 正如余秋雨所写 ; “不同的文

明本可多元共处
,

但当它们的终端存在

近距离碰撞时
,

却会产生悲剧⋯⋯
”

当目光再次掠过世界地图
,

1300 年

前阿拉伯帝国的辉煌神话
,

仿佛还在这

片辽阔的伊斯兰土地上飘荡
,

而千年后
,

它的人民却久久无法获得安宁
。

厚重激

荡的历史
,

醇烈如火的宗教
,

纷乱如麻的

现实
,

在这里无休止地交缠
、

碰撞
。

而苍

弯深处
,

是真主在默默地注视么 ?

一 _ - - -

一 (原载碟中国圈戮地理杂志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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